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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我的家乡位于湘西南一个
偏远的小山村。那时，家中没有
图书、电视可看，日子显得单
调、沉闷。但偶尔也有令人高兴
的时候，那就是看露天电影。

某个下午，多半是在夏天，
正当一群小孩在小队的晒谷坪
玩得起劲，不知哪家的小孩突然
冲进人群里，激动万分地大叫：

“今晚大队部放电影喽!”然后手
足舞蹈起来。这时大家冲上去围
住那个小孩，焦急地问：“真的？
莫骗人。”“真的，我刚从大队部
回来，幕布都挂起来了！”“放什
么片子？”“《南征北战》。”听到这
个消息，小孩们一哄而散，游戏
不玩了，各自欢天喜地地回家，
想把这个好消息早点告诉自己
的哥哥姐姐或爹妈。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从远
处大队部的方向隐隐约约飘来
广播的声音。那是电影放映的
前奏曲。人们收工后，急急忙忙
吃完晚饭，洗完澡，男女老少全
家出动，有的手中还扛着凳子，
陆陆续续向大队部方向赶去。
这时，晚霞染红了整个西天，一
路上大人们有说有笑，小孩子
欢快地跳跃前行。

到了大队部，赶紧把自带

的凳子或椅子找个空位放好坐
下，没带凳子的人直接站着。路
边的一棵大树上也爬满了人，
眼睛齐刷刷盯着远处的幕布。

只见空地的中间架起一台
电影放映机，机旁站着一个放
映员，小心翼翼地照看着机子。
有人把手高高举起，挡住了光
线，这时幕布上出现一个大大
的手掌影子，引来大家的一片
叫骂声，那人才嘻嘻笑着放下
手臂。有时小孩被前面的大人
挡住了视线看不见，就在人群
里钻来钻去，想努力找个好位
置。也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
瓜子嗑着，眼睛却痴痴盯着前
面的电影幕布，生怕漏掉一个
情节。年轻的女孩往往选择和
自己的邻居或好姐妹待在一
起，有时出现好看的镜头，就窃
窃私语讨论。这时总有一些年
轻的小伙子设法往姑娘这边
靠，和姑娘搭话。如果哪个小伙
和姑娘胆量够大，彼此心生爱
慕，两人会不由自主地站在一
起，说着悄悄话。

一两个小时后，电影放映结
束，人们收拾凳子、椅子，呼儿叫
女，喊爹叫妈，恋恋不舍地离开。
这时一轮皓月高高地挂在天空，

照得小路如同白昼。人们一边评
论、回味着刚才电影里的情节，
一边高高兴兴地往回赶。有些年
龄太小的孩子走不动，趴在爸爸
或妈妈的背上，也许是太疲劳
了，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当时放的电影有战争片，
如《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

《上甘岭》《红色娘子军》《洪湖
赤卫队》等，戏剧片有《花为媒》

《宝莲灯》《追鱼》《红楼梦》《风
雪配》《天仙配》《牛郎织女》《女
驸马》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
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准得到了极
大的丰富和提高，露天电影几
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那晚
霞映照的小路以及月光静静照
耀着大地的温馨画面，永远停
留在一代人美好的记忆中。

（刘加强，邵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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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 1987 年，报社领
导派我到“老少边穷”地区
采访，并要求我尽量每天发
出一篇报道。这跑路、写稿
我都不怕，但一说到发稿，
我就有点心怵，因为那时只
有乡镇才可能有一部摇把
子电话。我每到一地，都要
首先联系乡镇长。乡镇长面
有难色，他们都说：“这摇把
子电话，信号很差，到市里
的电话要转几道总机。即使
通了，也得‘喂’个半天。遇
到刮风下雨，很有可能掉

线。另外，你挂的是长途，费用极高，我们乡
里太穷……”当时，报社这一要求，的确有点
强人所难。

后来有了“大哥大”，给我们当记者的带
来极大方便。之后，我为移动公司策划了一
个征文活动，征文主题是“需要一部手机”。
我写了一篇《记者只需一部手机》。我认为，
当记者的只要有一部手机，写稿传文案，拍
照传图片，甚至发视频，全能搞定。后来，我
的这篇征文被评为一等奖，获得奖金500元。

我退休后，市委宣传部要我担任阅评
员，每天看报纸，并指出报道的优缺点。开始
时很不适应，我住在乡下，每天为不能及时
看到报纸而发愁。后来报社搞了“云邵阳”，
我每天早上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阅读当天
整期的报纸，十分方便。

前几天，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失踪，家里
人十分着急。他们找到我，要到报上发寻人
启事。我说：“不要着急，小孩身上带了什
么？”她说：“没带什么，但好像手腕上有一个
小手机，主要是看时间的。”我告诉她们：“这
好办，这小手机有一个定位功能，他在什么
地方都可找到。你们到公安局去报个案，请
求他们给定一下位。”邻居照我说的去办了，
仅半天功夫，小孩就找到了。邻居还给我送
来20个鸡蛋以示谢意。我说：“不要谢我，要
谢，就得感谢科技的发展。”

（卢学义，曾任邵阳日报社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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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
置信，我第一次坐飞机，完
全是被迫无奈之举。

那是1960年2月的一
天，我离开了工作生活将
近 6 年的陕北绥德，起程
回家乡湖南工作。那一天，
我买了绥德至西安的汽车
通票。我们坐的不是宽敞、
舒适的大轿车，而是用大
卡车改装成的所谓客车。
车的两边摆放着两条长
凳，便是乘客的坐位。车况
不佳，路况更是令人担忧。
路面坎坷不平，车子跑起
来颠簸得十分厉害。一路上尘土飞扬，夹
杂着刺鼻的汽油味，加上早春的陕北寒
风凛冽，此时我的身体很快出现严重不
适。我晕车了，晕得很厉害，肠胃如翻江
倒海，呕吐不止。好在经过两三个钟头的
折腾，车子终于到达了延安。此时我迫不
及待下了车，毅然决然放弃了那张汽车
通票。我多么希望我能改乘火车，可当时
延安至西安还没有通火车。我别无选择，
只有改乘飞机这一招。于是我花了22元
（相当于我当时的半个月工资），买了延
安至西安的飞机票，就这样，也算是阴差
阳错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延安机场不大，我们坐的那架飞机
很小，只能坐10多个人。登机后，我难免
有些紧张。飞机飞离跑道升空时，忽上忽
下、忽高忽低，我的心也跟着忐忑起来。
尔后飞机在飞上 300 多米高度后，便一
直向前飞行。我倚在飞机门边，俯瞰大
地，一切尽收眼底。正如当年一些小学教
科书上描绘的那样，房屋如鸡棚，行人如
蚂蚁，山峦河流，田园阡陌，星罗棋布。我
似乎在欣赏着一幅壮美的田园山水画。

飞机大约飞了一个多小时，在不知
不觉中降落在西安机场。

（李化球，邵阳人，湖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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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坛头，是从朋友的口中。
朋友到坛头村参加过一场文学活
动后，便极力推荐坛头村。于是，
一个充满文艺气息、风光秀美的
浙北小村庄勾起了我的向往。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自忙碌
中抽出身来，从邵东到长沙南，再
从长沙南到武义北。出了高铁站，
在等朋友来接的间隙，一行人或聊
天，或互相拍照。因了这小站幽静
雅致，站前广场并无匆忙不绝的行
人，且对面修剪整齐的树木在这深
秋时节依然青葱可爱，倒不觉得等
待是一件难熬的事情。

十来分钟车程后，便到了坛头村。这里是
一幅细腻柔雅、朴拙而又灵秀的水墨画，踏上
青石台阶，立时生了爱慕之心。再看到鹅卵石
铺就的小巷道，古朴典雅的田庐民宿，心便彻
底沦陷了。走进门来，才知道毫不起眼的外表
下，里面却别有天地，静静的茶桌、吧台、向下
的台阶、两室一厅的整洁套房，无不蛊惑着倍
感疲惫的身心。

安顿好行礼，便去那曲曲弯弯的巷道中探
幽寻宝。在十几栋明清古建筑群中，首先进入
我们视野的，是展示当地画家朱志强先生画作
的民俗画馆。我们饶有兴趣地寻找与家乡风俗
契合的画作，看着和家乡一样的打铁、补碗、相
亲、守岁、耕田、晒谷等场景，仿佛回到儿时。

参观王唯（邵东籍，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工笔画艺术馆是我此行的主要驱动力。虽然对
于朋友当初极力推荐的坛头风景心存犹疑
——我想，一个村庄而已，再美又能有多惊艳
呢。可是，王唯工笔画艺术馆在坛头，我当然要
来。门前那棵柚子树挂满累累果实，正当成熟，
诱人的果香把我们引进画馆。走进门后，大大
小小几百幅工笔画如婉约多情的江南女子，如
王唯本人，那饱满的红唇、浅浅的酒窝、妩媚的
眼角、婀娜的身段无不盛满了风情，让人沉醉。
同行的诗人对《秘境》推崇不已，大胆的着色、
深邃的意境让人赞叹，王唯不愧是灵气逼人的
诗人兼画家。而我对一组书签画作情有独钟，
画面以刀郎歌曲《花妖》为主题。比花娇媚比人
多情的花妖仍在苦苦期盼，她会走进哪位多情
者的书页中珍藏呢？画馆二楼是王唯开馆授徒
的所在，对艺术的热爱使她想让更多的人学
画、爱画、创作画，她是一位有着工笔画般精致
典雅的婉约女子。

走进中国当代诗人档案资料陈列馆，浓
浓的诗香扑面而来。真想化身书虫，把自己喜
欢的作品都吞进腹中。我想，诗人雪鹰一定是

一位有着水般胸怀的诗痴。他爱诗成
痴，这个安静祥和的村庄，使喜欢漂
泊的诗人有了一个牵挂的娘家。这里
的每一棵草木都充满诗情，每一片瓦
砾都藏着诗心，每一栋房子都是诗
行，他把它们的诗情画意细细珍藏。
在这里，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一直倡导
并践行“为良心写作”的山东诗人马
启代从“人道、艺道、天道”三个方面
所做的“诗道之问”公益讲座。

坛头之美，除了底蕴厚重及与时
俱进的人文景观，优美的自然风光也
是其中的一颗明珠。傍晚，在湿地公
园绿茵茵的草地上，姐妹们全都挪不

动脚步，纷纷扑到柔软如毯的草地上拍照。如
果说，村中的明清古建筑是多情的古典女子，
那么，这片青青绿草地和草地边的白鹭溪便
是穿上了现代衣装的俊美少年。你不由得惊
叹，这是自然与人文的高度统一，现代与古典
的完美融合。

穿行在生长着挺直树木的林间，脚步不
由轻快起来。我对树林有着偏爱，高大的树木
给人以可靠的感觉，世间嘈杂都被挡在林外，
清脆悦耳的鸟鸣能激荡烦闷枯寂的心。

树林外，一块比刚才更大的青草地静卧
溪边。草地上，一排帐篷，一排拥挤的大人小
孩，他们正在烧烤美食，同时也把自己摆放在
自然这张餐桌上，在安静的溪畔草地勾勒出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烟火图画。

沿着水岸观光步道继续前行，一边是绿
意盎然的小树林，一边是波光粼粼的白鹭溪。
这可忙坏了我的小心思。一会儿想做飞翔的
鸟儿，穿林越溪，盘旋飞舞，自由地高翔于蓝
天白云之间。一会儿想做水中游鱼，顺着清澈
的溪水悠游到武义江，偶尔学那调皮的水鸭
嬉戏玩耍，在岸边人群的追逐目光中，忽而潜
入水中，忽而跃出水面。

到达武义江和白鹭溪交汇之处，夜幕已
经低垂，虽然很想沿步道一直漫游到金华，也
只好止步。放眼望去，江面平静无波，白鹭溪
如依依女子，扑进爱人的怀抱。融为一体的亲
密爱人，全然不顾正伸长目光挽留他们的人
群，也不管岸边伸出胳膊拦截他们的树枝，缓
缓走进夜色深处。

灯影里的坛头村更加安静详和，才沉浸
在徐小冰先生的田庐情结里，复又被老庙先
生的幽默风趣打动，驿动的心如斑驳古墙下
生长得十分美丽的绿植，如沐春秋茶馆香浓
醇厚的古树茶。

（李红霞，邵东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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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骑电动车送小
孙女上学的路上，经过一个正
在建设的大型游乐场。

我感慨地对小孙女说：
“你们现在的孩子好幸福，有
好多好玩的东西！我们小时候
是根本没有的！”小孙女马上
反对说：“一点也不幸福啊！”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呢？”“要
是不用读书就幸福了！”小孙
女说。

小孙女这话让我惊呆了！
小孙女刚刚才上小学一年级，
刚踏入小学的门五六天的时
间。我感到非常奇怪，这么短短
五六天孩子怎么就厌学了呢？

然后我说：“你不是从小
就喜欢读书吗？你小时候读

《三字经》，读古诗，都读得很
高兴啊。读书不是件快乐的事
情吗？”

“可是现在读得太多了！
要读很多遍！”小孙女抱怨道。

“什么读得太多？什么要
读很多遍？你举例子说明下。”

我对小孙女说。
“我们唱歌要唱很多遍！”
“是音乐老师要你们唱很

多遍的吗？”
“不是！是同学在教室里

教！要唱一节课40分钟。”
“怎么会是同学教，而且

要教一节课？音乐老师哪里
去了？”

“是语文书上的歌！”
“语文书上是诗，不是歌

吧？语文书上怎么会有歌呢？”
“是歌！不是诗！”
“什么歌啊？怎么上语文

书了？”
“《我们上学去》。”
“这个歌你不是幼儿园就

唱会了吗？”
“是啊！”
“难道一节课就唱这一

首歌？”
“是的。”
“那你可以适当停一停，

不唱的。你也可以看看书，写
写字啥的。”

“可是有教唱歌的同学，
还有一个负责监督的同学。”

哦，我明白了！任何事情重
复太多遍都是令人反感和讨厌
的。如何避免孩子产生厌学情
绪，这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一个
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
这可不是个小事，于是我将这
个情况反馈给了小孙女的语文
老师，并从教育的基本要求的
角度评析了这件事，老师很虚
心地接受了我的意见。我相信
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潘璋荣，武冈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教研员）

爷孙俩谈幸福
潘璋荣

层林尽染 杨萍 摄

◆旅人手记

◆六岭杂谈

◆岁月回眸


